刺秦

两个黑衣侍卫在我身上摸索着，似乎想要从我的长袍里搜查出出每一个能够伤人的物体。

我并没有对他们的无礼感到生气，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这里的每个人在进见那位皇帝前都要在殿外搜身以保证不会携带凶器进去——这并不是什么值得稀奇的事。

甚至，他们还会是我计划中的一份子。毕竟大多数的人都会对已经被他们确认无害的人放松警惕。这更加有利于我的行刺。

 “好了，进去吧。”侍卫中的一位说着，朝旁边让了让身子。

我赶紧抱着木盒快步走进宫殿里。

远远地，我能够看见一身黑袍，看起来庄严肃穆的赢政。他的相貌说不上英俊，但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气质——自信，稳重。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势普通磐石一般厚重，不可动摇。

走到他的面前，我无声地跪下，随后听见秦舞阳也“扑通”一身在我侧后方跪下。

“你紧张什么？”嬴政突然问道，语气中毫不掩饰的疑惑让我一惊。

我露馅了？不，不可能。

顺着出声的侍卫的目光，我注意到身旁的那个青年头发上已经泛起点点潮湿，而他的额头上也布满了一层细密的汗水。

心里微微舒了一口气，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啊……而我，不也是还很年轻吗？

我赶忙露出一副谄媚的笑容，道：“陛下，他是从北方来的，是个粗人，没见过大世面，因此一看见天子就紧张，还望大人不要怪罪于他。”

轻轻用手肘碰了下青年，我示意他不要再露出破绽来，同时低声说：“舞阳，放松些，别紧张。”

“把装着樊于期人头的匣子打开。”赢政似乎并不愿意多废话，这让我对他稍稍有了一丝好感。

干净利落，坚决果断，这才是一个天子应该有的气度。至少比那些犹豫不决的昏君强多了。

我打开那个匣子，展现出那个不久前被我亲手割下的人头。虽然上面沾满了保存用的石灰，但还是可以清晰的看出那人的轮廓。

我听见大殿里依稀传来几声惊惧的喘息和倒抽冷气的声音。

“很好，”他依旧威严地道，“上来，把燕国的地图拿给我看。”

“诺。”我应道，转身从秦舞阳手中接过他递来的盒子。我的目光从身后的将臣们身上扫过。

他们年轻，充满朝气，忠诚而且沉稳理智。单单是这一点，就是六国那些迂腐的老臣们无法比拟的。也难怪秦国能够那么迅速地打败其他几个国家。

或许他们能够开创一个比之周朝更辉煌的王朝也说不定？

我挥去了脑子里这些离谱的想法，走到始皇帝身边。

打开盒子，取出绘着地图的布帛，把地图一点点展开。曾经重复的排练过上百次的动作熟练地再次重复了一遍。

然而与此同时，之前心中的那一缕杂念却不断在心中滋生着。

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恢复六国？六国仍在的时候，不也是像如今一样战火纷飞么？既然不论是否恢复六国，结果都是一样，那我还为什么这么执意要刺杀这位始皇帝呢？

但时间已经不容我再思考，不知什么时候地图已经快展开到了尽头，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见地图最后的角落中那一缕幽绿色的光芒——那是我藏在里面的青铜匕首。

图穷匕见。

我看到始皇帝的眼中闪过一抹惊骇的神色。

重复排练出的习惯性动作以及一个顶尖刺客的本能令我下意识地迅速夺过匕首，毫无花俏地直刺向他的心脏。

可出乎意料的是，始皇帝并未因为我这出其不意的偷袭而慌乱、呆滞，反而敏捷地站起、闪身。

“哧啦……”布帛撕裂声在大殿中响起。

耳边突然充满了各种声音。侍卫喊叫护驾的声音，纷乱的脚步声，青铜长剑出鞘的声音，秦舞阳被侍卫击伤的惨嚎声……

但这一切我都不去关注了，我只是漫无目的地追着前面那个绕柱逃跑的皇帝，脚步不急不缓，一点都不为他的逃跑感到焦急。

我忽然想起，自己如此义无反顾地放弃生命，放弃青春，来到咸阳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报答太子丹？不，绝不是。我对自己说。

我只是想要和平。没有战乱，没有纷争，每个人都好好地活着，为了理想奋斗，没有人会因为战争而失去青春，失去生命……这些，才是我想要的。

如果回到那个七国征战的年代，百姓又将陷入诸国的战火之中。

但是，假如天下只有一国，就不会再有战争了吧？现在，我看到了这么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家，一个真正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国度，所以……

左腿忽地传来一阵剧痛，我顿时踉跄倒地。我很清楚，我的腿已经被砍断接下来迎接我的就只有死亡。

只是，我的刺杀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我不后悔。

若我的死能换来和平，我一个人的生命能够换来那无数在战争中逝去的青春，那我便不悔。

